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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向着妻子双膝重重跪倒

只听秉逊黯然说着：“娘舅不比从前，泥菩
萨过江自身难保……”见旁边没人，他忙把朱
漆皮匣子的事透了个底，叮嘱说必要时可拿些
去用。她不搭腔，只冷冷地说：“祖堃醒过来找
不到人会急煞的。娘舅，没事我进去了。”
回到病床前，病房里的人都很同情她。亲

情薄如纸，倒是旁人知冷知热，令她
不禁十分感慨，说：“连娘舅也喊我
回乡下去！真不晓得哪能办才好！娘
舅的话总不能不听……”话刚出口，
就发觉说漏嘴了，可旁人却七嘴八
舌议论起来，有表示同情和义愤的。
隔壁病床冼大姐说：“户口簿不迁是
你凶，户口簿迁了是人家凶，到时候
哭也来不及！”

娇鹂又郁闷又酸楚，丈夫依然昏
迷不醒。“你什么事统不晓得！就是醒
过来也不好同你说，你弟弟倒是可以
一道商量商量，可关进隔离病房了。
真是太难太难了！叫我怎么办？”她默
想着，忍不住啜泣，又不敢哭出声。同
病房的人无不泫然。正在这时，祖堃
突然睁开眼，叫唤着：“家恕娘！家恕
娘！”娇鹂应声说：“我在！我在！在这里呀！”
祖堃终于认出是她，不说话，眼角滚下泪珠。娇
鹂问：“你好点么？”祖堃的意识仿佛还停滞在
昏厥之前，广慈医院是不收的，怎么又住进来
了？宝魁嫂告诉他，他昏迷足足有一礼拜了，是
娇鹂一个人没日没夜陪着他……
医生闻讯来做了例行检查，换盐水吊针，

还抽腹水。等医生护士离开了，娇鹂俯身为丈
夫挼着鼓起的肚子，祖堃说：“只怕我再昏过
去不会醒。你跟了我福没享到，苦吃了不少，
你受委屈了！比你再贤惠的人是没有了！我是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现在晚了！晚了！你怨不
怨我？”娇鹂说：“你想到哪里去了？你让我过
上好日子，我感激还感激不过来。”祖堃说：
“当初你就怨我，瞒了你九岁。”娇鹂说：“当初
是怨你，后来就不怨了。”祖堃说：“你心里有
委屈，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你真是太贤惠了！
能够同你一道生活是我福分。哪晓得，我寿竟
这样短，我们才过了十五年……我不甘心、不
甘心啊！”娇鹂说：“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借
钱给亲眷乡邻，有借出去，没还进来。做了那

么多善事，积了德，观音菩萨会开眼保佑你
……”祖堃说：“你恨我么？我做过对不起你的
事。”娇鹂说：“当初是恨你———恨你糊涂！恨
你不要我了！可前世注定的缘分，拆不散，夺
不走。我们夫妻向来恩恩爱爱……”祖堃听
了，不禁悲叹：“偏偏恩爱夫妻不到头啊！”

祖堃又昏厥过去。医生把娇鹂叫到门外
面，跟她交底：病人生命体征不好，像
这种病况能够撑到现在实属罕见。娇
鹂求医生再想一想办法，医生回答病
人深度肝昏迷，也许还会醒来，也许从
此就不会醒来了，娇鹂听了呆若木鸡
立。女护士过来提醒娇鹂，该准备要穿
的衣裳了。回到病房里，宝魁嫂表示今
天刚好是礼拜天，换她回家去休憩一
下，还说日子还长，自己身体拖垮了，
四个孩子怎么办？娇鹂听婶娘这么一
说，这才答应回河滨大厦弯一弯。
回到河滨大厦，邻舍隔壁纷纷过

来劝慰。见娇鹂家要吃中饭了，又各自
送了几碗荤蔬小菜过来。田黛琳见邻
舍都散开了，才悄悄来问娇鹂，反正她
家做裁缝也方便，需不需要帮着做一
做寿衣？得有个准备才好。娇鹂嘴上不

说，心里却暗暗拒斥。尽管不愿意，最后还是
爬上小扶梯，打开箱子，为丈夫找一些适合改
做寿衣的衣裳、袍子。不经意间，从箱盖夹袋
里看到一本黑面抄，翻了翻，无意中发现本子
上记着一笔笔账目。娇鹂头一下子涨开了，除
了秉逊、棣棠、心莉、瑜荪、岱藩，还有许多人。
欠款统共加起来，竟也有四五百块，简直就是
一笔巨款！她顿时眼前一黑，这可怎么办？
这天，祖堃在沉睡了七十二个小时之后，

再度醒来了。护士来帮祖堃抽腹水，抽过之
后，祖堃仿佛缓过一口气来。随后，向妻子提
出想见一见儿女们。可医院有规定，不允许未
成年人进入隔离病房。无奈，他只能同儿女隔
窗遥见。望见孩子们，心如刀绞一般难受。娇
鹂催促他快回床休息，祖堃说：“让我再多看
两眼，以后想看也看不到了！”看着看着，祖堃
突然转过身来，向着妻子双膝重重跪倒，一面
流泪哀嚎着：“家恕娘！一百廿个对不起啊！我
没给你享什么福，想不到，这千斤重担今后要
你挑了，你怎么压得起啊？我对不起你、对不
起你呀！我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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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 ! ! ! $%#一场生命大营救拉开了序幕

北方虽骄阳似火，但踯躅在阴凉地里却
感受不到酷暑的炎热。这片宿舍区很像我曾
经采访过的内蒙古乌达煤矿的矿工宿舍，估
计是阳泉煤矿矿务局下面的工人宿舍区。正
是午后上班时间，宿舍区内阒无人迹。凭感
觉，这 !"号姓贾人家，多半也是阳泉煤矿的
职工或者是与煤矿职工有关的亲属。
我就这样在幸福巷口，一个人静静地走

着，没去打扰任何人，实地感受到了女儿亲人
们的生活环境，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从此与女
儿又多了一层联系。这就足够了！
由于要急着赶火车，我就这样悄悄地来，

又悄悄地走了。可惜的是，幸福巷的方位却无
论如何回想不起来，躺在床上苦苦想到天亮。
我觉得这些情况很重要，起床后应该打电话
告诉阳泉市公安局。但转念一想，今天是星期
日，公安局不上班，便先去农贸市场买中午汪
泉要吃的老鸭和山药了。

等从菜场回来，刚一进门，电话铃响了，
是阳泉市公安局的。问过我身份以后，对方说
自己是阳泉市公安局户政处，叫任长有（后来
听我妹妹阿凤讲，是户政处政委），要向我核
实一下有关幸福巷的细节，问 !"号会不会是
!##号之误？我说，不会。因为后来我亲自到
过那个地方。我于是将回忆起来寻找幸福巷
的前前后后，详细地向任政委陈述了一遍。任
政委听后问：“你还记得幸福巷的具体方位
吗？”“可惜我想不起来了。”
“尽管方位确定不了，但这个情况很重

要。”任政委说，“至少有几点可以肯定：第一，
幸福巷确实是有的；第二，要经过铁路道岔，
说明幸福巷离阳泉火车站不会太远。”我说：
“是的。我不记得自己坐过车什么的，是步行
去的，而且还要在请假的规定时间内赶回来，
不可能太远喽。”任政委说：“第三，幸福巷不
在市中心，很有可能靠近城市边缘，地处城乡
结合部。”“是的。因为地段比较僻静冷落，行
人稀少。”“第四，是一片红砖平房，像职工宿

舍区。”“对的。宿舍区内中间的
路，是未经铺设的坑坑洼洼的
土路。”

任政委最后说：“你说的这
些线索对寻找幸福巷很有帮
助。我们几个人现在再具体研

究一下。”我说：“今天是星期日，你们不休
息？”任政委说：“我们不休息。我们正在落实
厅长批示！”
一场生命大营救，就这样在与杭州远隔

千里的煤城阳泉市拉开了序幕。“寻找阳泉幸
福巷 !"号”的报道在《阳泉日报》晚报版刊登
出来第二天，立即引起煤城居民广泛关注。汪
泉的病情，牵动着这些素昧平生的阳泉人的
心。他们把汪泉看作阳泉女儿，要为拯救这个
远在千里外的阳泉人的生命献计出力。太上
街社区当日就召集了本社区各楼、院长和部
分老住户三四十人在办公室开会。社区主任
孙艳为帮助大家回忆，在会上又读了一遍有
关报道。在座的人个个都听得十分认真、仔
细，有人还不时拿笔记下报道上提到的一些
细节。大家为寻找幸福巷纷纷出谋划策。一些
上了年纪的老住户，争先恐后地回想着 $!%&

年前后阳泉的街道名称，提供了不少有关线
索。许多人还表示要继续向认识的人询问情
况，希望能尽快找到汪泉的亲人。
我在医院得知汪泉在层流室内血象一直

上不来，体温却又下不去，还新添了皮疹。这
一切都说明化疗效果不好。
正在医生办公室与医生讨论时，接到任

政委电话，说有位女同志提供了重要线索，她
以前有个姓贾的同事，不过，她已找过同事，
他们一家人说已在报上看到有关报道，但他
们从未在幸福巷住过，也不知幸福巷在哪里，
他们亲友中也没有人在幸福巷住过。
任政委不无遗憾地告诉我，除了这个，到

目前为止，还尚未掌握到更有价值的线索，也
无法确定幸福巷的准确位置。任政委最后说：
“按照这段时间来各种媒体的覆盖面，你女儿
在阳泉的亲人或有关亲戚不可能不知道了，
有关经济方面的承诺我们也已经公开说清楚
了，却依旧没人站出来。这说明两种可能，一
是当年有关的人已经不在阳泉了；另一个就
是，由于我们无法知道的原因，到目前为止，
他们已下定决心对这事保持沉默。”


